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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口原中馬司

錄筆雲月陳
初
逢

作
家
的

' 

司
馬
中
原
與
鹿
橋

鹿
橋
是
我
年
紀
輕
時
就
仰
慕
的
作
家
，
而
我
們
都
姓
吳
(
鹿
橋
本
名
吳
訥
蓀
,
司
馬
中

原
本
名
吳
延
玫
)
'
感
覺
上
血
綠
好
像
又
近
了
一
點
，
但
第
一
次
見
面
却
是
幾
經
折
騰
。

鹿
橋
本
行
是
專
攻
數
學
，
寫
作
並
不
是
他
的
主
要
成
就
，
但
一
本
「
未
央
歌
」
不
知
風

靡
了
多
少
中
、
大
學
生
，
他
熏
視
思
想
成
就
更
甚
於
文
學
表
視
。
在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以
前
，

我
和
他
只
有
書
信
往
來
，
六
十
三
年
冬
，

我
到
紐
約
作
客

，
百
忙
中
我
抽
出
空
閒
，
興
高
采

烈
的
飛
往
聖
路
易
華
盛
頓
卅
立
大
學
去
看
他
，
一
路
上
大
雪
紛
飛

，
但
我
的
心
却
是
熱
呼
呼

的
。
結
果
，

抵
鹿
橋
寓
所
，
才
知
道
他
飛
往
紐
約
看
我
，

兩
人
在
空
中
失
之
交
臂
。

眞
正
的
初
逢
是
在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，

鹿
橋
夫
婦
囘
國
，
我
們
夫
妻
帶
著
孩
子
到
國
賓
飯

店
去
看
他
，

兩
人
一
見
如
故
，
深
夜
長
談
遠
嫌
不
移
。
雖
然
在
文
學
表
現

上
，
我
與
現
宴
生

活
咬
密
切
，
鹿
橋
思
想
性
較
高
，
但

這
穩
差
異
並
不
影
響
咱
二
人
的
海
通
。

我
很
佩
服
鹿
橋
的
創
作
思
想
，
他
心
靈
的
深
度
與
廣
度
都
很
移
，
由
於
他
耿
介
的
性
格

，
加
上
抗
戦
期
間
對
中
國
苦
難
的
承
受
及
漂
泊
異
國
的
孤
寂
惑
，
使
他
對
中
國
文
化
作

一
次

重
新
唔
査
與
透
視
。
有
人
會
反
問
鹿
橋
：
「
抗
戰
生
活
顛
沛
流
離
而
辛
苦
備
至
，
爲
什
麼
『

未
央
歌
』
中
描
寫
出
來
的
大
學
生
活
，

却
是
那
麼
唯
美
？
」
鹿
橋
的
解
釋
是
：
「
苦
難
就
議

我
們
這
些
經
過
抗
戰
的
人
承
受
，
美
麗
的

一
面
應
該
留
給
下
一
代
0

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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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
橋
爲
了
更
進
一
步
詮
釋
他
對
這
一
代
靑
年
的
期
盼
，
曾
託
我
向
國
內
靑
年
轉
達
下
面
的
感
受
：

我
高
中
畢
業
那
一
天
，

天
高
氣
爽
，
校
園
內
碭
光
普
照
，

靑
草
地
上
却
有
靑
、

綠
丶

枯
三
椋
層
次
的
草
皮

，

我
當
時
就
売
得
納
悶
：

同
碌
的
陽
光
、
土
摟
和
市
水
，
何
以
其
生
長
情
形
不
同
？
因
此
，
我
用
鞋
子
踢
了
踢

枯
草
，

才
發
現
原
來
枯
草
底
下
的
草
皮
已
縂
翹
起
來
，

懸
在
半
空
中
，

各
稅
滋
潤
甜
它
都
引
不
起
效
用
，
而
年

輕
的
姐
識
份
子
，
正
是
這
些
長
在
翹
起
來
的
草
皮
上
的
草
，

飄
浮
而
不
踏
変
。
因
此
，
畢
業
典
禮
過
後

，
我
和

一
個
同
學
分
別
徵
得
父
母
同
意
，
從
東
北
出
發
，
由
北
而
南
而
西
，
走
訪
全
國
各
地
文
物
風
光
，
在
長
途
旅
行

中
，
我
體
會
到
許
多
不
同
的
生
活
，
也
更
深
切
認
識
我
所
生
存
的
國
家
。

有
一
天
，
我
們
走
到
連
士
盅g
(
隴
海
鐵
路
東
端
起
點
)
'
羞
到
這
個
中
國
人
用
自
己
智
慧
建
造
的
港
口
，

我
面
對
東
海
晨
曦
，
仆
在
地
上
而
有
熱
淚
盈
眶
之
感
。
幾
十
年
後
，
中
國
歷
烴
這
麼
多
流
離
戰
亂
，

我
囘
到
臺

濺
看
到
我
們
的
豪
中
港
，

感
動
的
情
緒
更
高
：

在
這
個
僅
存
的
叢
爾
小
島
上
，

堅
忍
的
中
國
人
在
這
裏
推
進
中

國
文
化
，
眞
是
文
化
糖
神
的
極
致
。

當
年
我
們
把
『
未
央
歌
』
當
做
最
美
的
夢
，
今
天
臺
漓
的
靑
年
孩
子
們
比
我
所
遭
遇
的
還
要
美
，

但
他
們

却
老
是
說
苦
，
都
因
少
流
離
啊
！
」

鹿
橋
認
爲
，
侮
一
代
的
人
都
要
面
對
他
們
所
生
存
的
時
代
，
十
本
創
作
和
生
活
，
而
「
文
學
是
無
止
境
的
，

但
求
盡
心
而
已
」
這
一
貼
，
更
是
鹿
橋
和
我
的
共
同
看
法
，
也
因
此
我
們
兩
人
見
面
機
會
並
不
多
，
心
靈
却
能

契
合
無
二
。

司
馬
中
原
與
蘇
雲
林

葱
霎
林
是
一
位
世
家
千
金
，
女
師
專
畢
業
以
後
，
敎
了
一
陣
子
小
學
，
就
考
入
北
京
女
子
師
範
大
學
，
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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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後
又
到
法
國
攻
牘
文
學
和
藝
術
，
後
來
她
放
粲
了
巴
黎
近
郊
平
靜
的
生
活
，
囘
臺
灣
共
赴
國
難
，
這
種
情
操

令
我
很
感
動
。

我
小
時
候
就
常
聽
人
提
起
蕨
雹
林
的
大
名
，
中
學
課
本
上
更
讀
到
她
的
文
章
，
但一
直
未
能
一
見
廬
山
眞

面
目
。
後
來
，
有
一
次
我
和
余
光
中
到
成
功
大
學
演
諧
，
我
們
「
高
高
在
上
」
的
坐
在
講
台
上
，
這
時
我
看
到

聽
衆
席
上
有
位
中
年
婦
女
，
我
悄
悄
地
告
訴
余
光
中

：
「
那
位
女
士
很
像
是
蘇
靈
林
。
」
這
是
一
種
直
覺
。
演

講
完
後
，

輪
到
聽
衆
發
問
，

蕪
雪
林
第

一
個
發
問
，

髓
後
我
們
討
論
了
許
多
問
題
，
我
的
感
想
是
，
仰
慕
多
年

的
前
輩
，

第
一
次
見
面
竟
然
是
我
在
演
講
，
她
坐
學
生
席
，

除
了
不
好
意
思
之
外
，

更
多

「
班
門
弄
斧
」
之
感

，
這
次
見
面
，
蘇
雪
林
的
侃
侃
而
談
，
稍
砷
奕
奕

，
給
我
很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此
後
我
侮
次
到
豪
南
，

總
要
去
看

看
她
。
她
目
前
仍
從
事
敎
職
，

照
樣
從
事
她
對
古
典
文
學
的
研
究
與
寫
作
，
最
近
還
獲
得
國
家
文
藝
奬
，
在
諸

多
女
作
家
中
，

算
是
相
當
執
羞
的
一
位
。

跟
蘇
雪
林
的
初
逢
，
翦
我
想
起
有
一
次
我
到
臺
南
佳
里
去
「
指
海
」

一
個
「
寫
作
座
談
會
」
，
會
中
赫
然

發
現
楊
逵
和
吳
濁
流
也
來
了
，
那
次
月
光
討
論
會
中
，
我
們
所
有
與
會
者
都
相
當
盡
興

。
可
見
文
學
沒
有
界
限

，
不
分
年
齡
，
優
秀
的
文
學
家
永
遠
不
老
，
不
堅
硬
古
板
，

也
不
會
老
化
，
他
的
心
態
就
像
小
孩
子
一
樣
的
天

眞
。

蕨
雷
林
的
散
文
流
暢
有
情
，
溫
婉
而
不
冗
雜
、
不
漂
浮
。
早
年
她
喜
歡
和
人
打
筆
仗
，
我
覺
得
一
個
執
著

的
人
，
具
有
「
江
山
易
改

，
本
性
難
移
」
的
性
格
，
基
本
上
「
不
譔
跟
眉
」
的
個
性
，
主
宰
了
她
一
生
，
但
她

爲
她
心
中
的
眞
理
而
爭
，
對
與
否
，
是
與
非
則
交
予
大
衆
傳
播
去
評
論
，
我
們
不
要
因
此
否
定
任
何
人
。
每
個

作
家
都
代
表
他
個
人
，
重
要
的
是
從
他
的
作
品
中
去
看
，

去
體
會
他
的
精
神
世
界
。

蘚
雪
林
成
名
極
早
，
目
前
總
有
八
十
歲
上
下
了
，
她
身
體
狀
況
並
不
好
，
我
倒
覺
褥
國
家
或
文
藝
機
構
對

於
這
些
老
作
家
們
，
應
撥
出
一
份
心
力
來
照
料
他
們
，
否
則
，
作
家
的
晚
景
眞
是
太
孤
單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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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文
學
上
，

徐
訐
是
個
全
能
，
小
說
、

散
文
、

劇
本
、

詩
和
文
藝
批
評
，
沒
有

一
樣
不
行
，
林
語
堂
曾
推

崇
徐
訐
與
魯
迅
二
人
是
二
十
世
紀
中
國
的
傑
出
作
家
，
而
西
方
渔
學
家
如
柏
圖
西
奧
里

(
G
iul
i
a
n
o
Bertu

' 

c
c
i
o
l
i
)
及
非
文
藝
界
人
士
、
學
者
們
，
也
都
欽
佩
徐
氏
的
落
作
，
並
同
意
徐
訐
在
廿
世
紀
中
國
作
家
，
是
居

於
領
瑯
地
位
。
但
是
，
我
和
他
却
很
晚
才
見
到
第
一
次
面
1

我
早
年
在
北
方
，
他
在
海
外
、
巴
黎
；
我
在
國

內
轉
軍
征
戰
，
他
在
印
度
、

新
加
坡
旅
行
講
學
，
好
像
有
意
互
相
躲
藏
。

來
豪
涮
後
，
我
在
華
欣
文
化
事
業
中
心
做
事
，
鈕
先
銘
將
軍
是
我
的
上
司
，
他
與
徐
訐
是
留
法
的
同
學
，

因
此
，
當
徐
訐
來
臺
走
訪
鈕
將
軍
時
，
我
第
一
次
見
到
徐
訐
，
由
於
有
文
學
牽
線
，
兩
人
非
常
投
槻
。
後
來
每

次
徐
訐
來
臺
，

我
就
誇
他
上
各
循
風
味
的
小
館
子
，

喝
兩
杯
老
酒
，
聊
到
盡
興
才
分
手
。

徐
訐
是
浙
江
人
，

生
於
一
九
O
八
年
，
一
九
三
一
年
畢
業
於
北
大
哲
學
系
，

又
留
校
讀
了
兩
年
心
理
系
，

五
年
後
赴
法
留
學
，

抗
戰
軍
興
而
返
國
，

曾
任
「
人
間
世
」
半
月
刊
編
輯
，
在
香
港
幾
所
大
學
敎
授
中
國
文
學

，

一
九
六
九
年
起
，

在
浸
會
學
院
任
中
文
系
主
任
兼
新
亞
害
院
中
文
敎
授
，
一
九
八
0
年
十
月
五
日
辭
世
。

我
們
最
後
一
次
見
面
是
他
去
世
那
年
，

世
界
筆
會
在
巴
黎
召
開
一
次

「中
國
的
抗
戰
文
學
」
座
談
會
，
徐

訐
代
表
香
港
筆
會
出
席
，

途
經
臺
泗
，
我
請
他
在
「中
興
粲
廳
」
吃
飯
，
我
說
：
「
抗
戰
期
間
的
作
家
都
在
臺

漓
、

香
港
，
世
界
筆
會
不
謂
在
豪
的
作
家
談
，
而
邀
大
陸
作
家
，

這
種
會
議
怎
麼
會
成
功
？
」
徐
訐
說
：
「
去

聽
聽
也
好
。
」
態
度
是
那
麼
平
和
安
詳
。
我
說
：
「
如
果
座
談
結
果
有
偏
頗
之
虞
，
您
返
臺
後
，
我
們
找
－
韋

眞
正
在
抗
戰
時
期
掀
任
文
學
工
作
者
及
作
家
，

來
談

一
談
典
正
的
『
中
國
的
抗
戰
文
學
』
。

」
徐
訐
滿
口
答
應

：
「
好
！
好
！
」
想
不
到
他
開
完

會
，
還
沒
有
來
到
臺
灣
，
就
病
倒
香
港
，
很
快
辭
世

，

眞
令
人
但
慟
。

司
馬
中
原
與
徐
訐




